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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凹

初闻鲁迅，是源自山之巅的高音喇
叭。那时刚上小学，大喇叭里，有时能听
到先生的庄肃言论。给幼弱心灵以最大
震颤的，是那么一个短句，即：横眉冷对
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既短且硬且
锋利，真如匕首。

小孩子天性好斗，好刀剑，从此就留
心收集先生的书。都是些小册子，扉页
上印着先生不苟言笑的像，他的唇角很
瘦狭，一如刀刃。小册子之外，还有许多
白皮书，印制者，有部队、厂矿、学校，甚
至还有人民公社和某某大队理论学习
组。先生的文字很生冷，符合冷兵器的
特质；虽读得吃力，热情却每日俱增——
因为本能地感到，对一些看不惯的东西，
他的语锋总能“捅”到痛处，很过瘾。

先生的书很能让人长进，小学尚未
毕业，我掌握的字词，据级任老师说，就
比一般的初中毕业生多了。而且还莫名
其妙地有了表达的欲望，居然就写出了
在学校甚至在全县都引起“轰动”的诗
歌，居然也在山之巅的高音喇叭里播放
了，兴奋之余，对“作家”这两个字生出特
别的崇敬，既而变成一种憧憬，喜欢在私
下里无节制地涂鸦。

于是，在中学，在高中，我显得比别
的同学“特别”一些，因为我的作文常被
老师拿来做范文，或刻印于蜡版之上，或
抄展于墙报一端，有“名人”效应。

为了跳跃“农门”，后来很遗憾地上了
农业学院。在就学期间就很不安心于所
学的专业，用节省下来的助学金，订阅了

《诗刊》《散文》《萌芽》和《青年作家》等文
学刊物，老师在讲台上激情洋溢地讲《育
种学》，我则且惧且喜地私淑那些潜伏在
课桌下的奇章丽句。偶有所犯，被宽恕
了；屡屡不改，便被扭拘到学生处，责令反
省，写出检查。可笑的是，那份检查竟被
我当散文写了，洋洋洒洒万言有余，题目
为《我的检查——既当农学家也当文学
家》。检查实际上是一篇理想宣言，里面
反复提到鲁迅，通篇严正，凛然不可侵
犯。学生处的领导也是钟情鲁迅的，审检
完毕，久久无言，最后说：“你喜欢文学，我
不反对，但前提是功课要及格，保证能毕
业。只有这样，你才能被顺利地分配工
作。”他的话我是懂的，因为鲁迅早把话撂
在那里——人生的正途，一要生存，二要
温饱，三要发展。就是说，生存是第一要
务，人不能“栽”在自己的理想上。我很感
激他，保证道：“您放心好了。”

就这样，一边农学着，一边文学着，
青春的岁月被塞得很满，以至于在不知

不觉中就到了毕业的时光。同学们都预
先设计了毕业后的出路，所以大都去了
各级科研机构，稍差一些的，也留校教
学。来自乡野，却拒绝乡野，是普遍的心
理。因为未曾设计，便听天由命地被分
回原籍的一个叫良乡的小镇。提起良乡
镇，人们漠然，但说到“良乡板栗”，大多
数人的眼睛就亮了。这是个著名的品
牌，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地区都是很推崇
的，因而国内的许多地方包括上海、天津
和宁波等，在板栗出口时，都要打上“良
乡板栗”的商标。所以，虽然被“发落”到
最基层，但因为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
心态也是平和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是文学的濡染使我有了一种不被现实功
利所左右的心胸。那时我想，无论如何，
只要那个地方还有一爿小小的新华书
店，一家邮局，可以买书，可以订阅报刊，
可以投递稿件，就是一块乐土了。而镇
机关的对面，只隔一条马路的距离，正是
一爿书店和一家邮政所，真是天赐大福！

书店的店面很小，架上居然赫然地
摆着一套精装本的《鲁迅全集》。心跳加
剧，感到那是先生对我的邀约。那是人
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1982 年第 2 次
印刷本，简体，页白，疏朗，大方，价五十
二元整。怕被别人“请”走，便要求店员
给一个保证。店员说，这套书在架上已
经摆放一年了，还未遇见买主，你就放心
吧。内心仍是忐忑，便久久地在柜台前
逡巡。突然发现那店员正坐下来卷烟，
便凑上前去，从他的卷烟纸上撕下来一
张，“逼”他签了一张“订单”。

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居然只有三
十二元，离请先生之资尚差不小的距离，
不禁嗒然，整日絮叨，仓皇不安。机关里
有一李姓女子，闻之嫣然，慨然送上银
两，遂成就愿望。事后得知，她乃一单身
女子，对我别有设计。所以，命中注定，
我请定了先生，她也把我套牢了。年后
与她成婚，再年后与她产下一子。先生
有奇伟功力，不仅能开启少年“天眼”，也
能牵掣青年姻缘，遂作命运之叹。十六
卷大著放于案头，未曾开卷，就觉天地阔
大，文心深厚，须静敛心性方可破译一
二。便不顾市井颜色正好，潜心阅读。
以前接触的是小册子，且大多是文选，读
时便率性随意，毫无顾忌；眼前却是全
编，再挑拣跳跃地看下去，凭空就觉得有
亵渎的味道。便从头读起，一字一行，都
不敢漏过。先生的文字，特别是早期的
篇章，幽深玄奥，有阅读困难，但还是硬
着头皮“啃”下去了。系统地读完，用了
一年的时光，具体时间是在 1983 年至
1984年之间。

当然，真正读懂是不可能的，离通透
更是差之千里。但是，系统地“走”上一
遭之后，自身的感觉发生了重大变化：觉
得自己有文化了，有重量了。从那时起，
看人看事，不再迷信世俗的尺度，而是先
发出“天问”，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小
小年纪，性情谦和，但喜抒发一己之见。
给领导和同志一个特殊的印象：此人有
异秉，只是在这个小地方“暂栖身”而已。

因此，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叫“孤独”的
东西，心底也常常莫名其妙地就忧郁起来。

那个时候，正是文艺的复兴时期，人
们对作家和文学有普遍的敬意，当下的
作品屡屡走红，屡屡被身边人推崇。我
自然也是其中一员。但是，一经系统地

“鉴赏”过先生，居然就产生了一种别样
的感觉，觉得当下的作品，成色轻浅，是
不足以被倚重的。内心里还发出这样的
一个声音：此等作品，我也是能写得出
的；而且不写则已，一写，则⋯⋯

为了做一验证，便于一个酒醉之夕，
在两页碎散白纸上信马由缰地写了一通，
也不曾抄检，转身就扔进邮筒。那时邮寄
稿件，是不须贴邮票的，只需注明“稿件”
二字就通行无阻。不足旬月，居然被报纸
登出来，位居头条，且被标上“小说”两个
堂皇的字眼。又不足旬月，居然看到一篇
赞美的评论，文章的作者还是当时炙手可
热的一个著名人物。意外的收获，激发了
满腔的狂妄，便又信手拽过两页碎散白纸
涂抹一番。不期又登了出来，便生出所谓
作家不过如此的感觉。

不久竟被邀参加了全市的文学创作
会议，可谓一路顺风。在那个会上，我见
到了责任编辑。他露出极为诧异的表
情，说：“怎么，你竟然是个白面少年？”问
其缘故，他说，从纸面上读到那么老到的
文字，以为一定会是个长者。

听到如此评价，内心受用，话语不禁
飘浮起来。责任编辑有些不悦，严肃地
说，既然年纪尚小，写作时要体现“认真”
二字，要把文章恭恭敬敬地写在稿纸上，
不然换了别的编辑，会被当作废纸扔进
字纸篓里的。他还告诉我，我涂抹在散
碎白纸上的歪斜文字，是他整齐地抄写
在稿纸上之后，才拿到排版车间的。

我的随意，他的认真，令我面红耳
热，一下子顿悟出一个道理：文学是不可
玩弄的。

事后想来，我的所谓老到，并非一己
的质素，而是鲁迅先生的提领——他思
想的深刻，文字的老到，影响了我——我
写作的起点，是先生的肩膀。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就更离不开先
生了。我买齐了先生著作的单行本，作

为枕边读物；而把堂皇的全集整齐地放
在书架之上，作为镇宅之宝。心中供奉
着，手边摩挲着，让他的脉搏、体温和气
息融入我的生命。

一路写来，未见过面的读者，都以为
我是南方人，因为我的语言风格有江浙
风韵；认识我的人，也十分惊奇，你一个
粗犷的京西人，怎么笔下的文字却是那
么沉郁精致？

既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我的
文学，坦白地说，就是沿着鲁迅先生语言
的轨迹渐行渐远的。我酷爱他的语言，
但又摆脱不了自己的出身，便在京西土
语的底色上揉进了先生的“字话”，于是，
就有了一种既土又雅、既刚且柔的风格。

如此说来，我是先生栽培出来的一
棵植株。

继而言之，我早期的作品，特别是散
文，主要写的是京西乡土。乡土是风情
万种的温柔之地，很容易让人沉溺其
中。然而，用毛志成先生的话说，凸凹虽
然写的是乡土文字，却没有“匍匐于乡
土，醉倒于乡俗”，而是用审视和批判的
眼光，挖掘出了乡风村俗背后的文化意
义和生命意蕴，泥土的文字之中有很高
的“文化含量”。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文
格，还是来自先生的遗传基因。

先生的乡土文字，特别是他的《朝花
夕拾》，虽娓娓道来，却是对乡土的人性
反思和人文批判——他是在给中国的

“国民性”作历史注脚，给民族文化惕厉
出被善意遗忘的那些真实、深刻而又本
质的“遗传细胞”。是别一种杂文！所
以，先生不仅赐给了我“物质层面”的语
言，也赐给了“精神层面”的思维。

对先生就这样默默地追随着，我的
文字之道，便有了远行的底气。虽不温
不火，却有着实实在在的收获。写着，孤
独着，也幸福着。

就这样，我写出了近千万字的作品，
也出版了六十余部集子。而且还一直在
不停地写。这是鲁迅生死观的支撑——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工作着才是幸
福的；倘不工作，那就是“白活”，而“白
活”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

但身边的友人也时常给我送上“悲
悯”，说，你的文字，虽然有那么大的体
量，却没有“大”的影响，价值还常被低
估，究其原因，是你不会“经营”。如果你
用心获个鲁迅文学奖，就不一样了，你所
有的文字，会立刻被带“活”，就脱颖而
出，成为不可小觑的大作家了。

我笑着回答道，你说得有道理，但伟
大的鲁迅得过鲁迅文学奖吗？

友人笑着摇摇头，说，真拿你没办法。

先生的引领

■ 卢文丽

去年，我出了两部诗集，一部旧体诗
集，一部现代诗集。回望四十余年写作
历程，诗歌始终伴我同行。

我的起点并不顺利。因数学不好，
两次高考失利，招工进了邮局，被分配到
一所大学的邮政所。白天办汇兑、卖邮
票，晚上读电大。工作间隙，我就伏在柜
台上写诗，后来作品陆续发表，获了一些
奖项，被录取到复旦作家班脱产进修。
结业后考入《杭州日报》，成为副刊部文
化记者。大前年，还收获一枚“从事新闻
工作三十年”纪念章。回望来路，从高考
落榜青年，到新闻战线人员，再到笔耕不
辍的作家，当初，是诗歌让我完成了“逆
袭”。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些年
来，成长记忆、家族来处、日常的山水风
物，反复进入我的写作。西湖是我书写
最多的地方，曾出版西湖主题诗集《我对
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 100》，被评
为杭州城市礼品。此后又历时近十年，
完成长篇小说《外婆史诗》，书写家族史
和女性的命运。

写作《外婆史诗》期间，生活发生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其后多年，我一边工
作，一边抚养一对年幼双胞胎，在职业
女性、母亲和写作者之间不停切换。做

饭、洗衣、开家长会、赶版面、给蹿个儿
的儿子们送夜宵，生活被切分得细碎而
紧张。出身军人家庭，又是家中长女，
我并不惧怕困难，生活的常态本就曲
折，面对命运，能做的唯有接受，然后继
续向前。

陪伴孩子们走过小升初、中考等阶
段，直到他们相继长大、出国求学，我迎
来了空巢，不久又逢疫情，生活节奏骤然
放缓，得以重新审视自己，完成了《幽暗
时刻》《暮春之初》《廿四间头孤雁》等短
篇小说，也正是在那个阶段，与旧体诗不
期而遇，开启了一段新的写作旅程。

我与古典文学的缘分由来已久。童
年时，父亲书架上那本纸页泛黄的线装

《唐诗三百首》，是最早的文学记忆，完成
电大毕业论文《论老庄哲学对陶渊明思
想的影响》时，我刚二十岁。自小生活在
西湖边，我家周围曾留下诸多女性书写
者的历史印记：李清照的清波门，林徽因
的蔡官巷，陈端生柳浪闻莺对面的旧
居。行走其间，我常想，自己对诗词的一
往情深，或许也与这片水土文脉相关吧。

我自 2019 年起开始系统创作旧体
诗词，将杭州山水、西湖四时、日常工作
见闻和感受，纳入了古典的格律之中。
我写西湖的春夏秋冬，也写父母菜地里
的寻常日子。写带队赴下姜村采访，也
反映“西湖柳树被拔”等城市公共事件。

因长期写作新诗，我在创作旧体诗时，不
太拘泥成规，会保持表达的开放，我觉得
城市的孤独、网络世界的喧哗乃至清晨
第一缕阳光，都能进入格律，成为当代经
验的一部分。

在实践中慢慢发现，新诗与旧体诗，
并非对立，反而可以相互滋养，格律看似
限制，实则帮助语言建立边界，使表达更
凝练、含蓄。在信息密集、情绪过载的当
下，旧体诗所提供的，或许正是一种“节
制的自由”。2025 年 7 月，旧体诗集《只
衔花气与多情》出版，收录了我六年来创
作的 246 首诗词作品。对我而言，写旧
体诗是一种自然的生发，是生活的调适
与点化，也让我以更从容的姿态面对喧
嚣和风雨。

南方，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
季节在这里有着清晰而缓慢的刻度：雨
水、节气、草木的荣枯，与人的生活彼此
呼应。历史的回声、民间的日常、山水与
劳作的气息，悄无声息地渗入我的性情，
也影响着我对语言的理解，让我在写作
时学会放慢、克制，学会谦卑与耐心。江
南于我，不仅仅是居住和工作之所，更是
一处安放语言和心灵的精神家园。许多
诗意并非来自宏大主题，更来自生长于
日常的吉光片羽。2025年10月，我的现
代诗集《劳作与花开》出版。全书以“立
春”“谷雨”“芒种”“白露”“大雪”分辑，在

节气的推移中展开书写。爱与美、劳作
与日常、内在精神与外部生活，在时间的
循环里彼此照见。书中既有短诗，也有
组诗与叙事长诗；我写劳动，写技艺，也
从女性的视角书写江南，向古典精神致
敬。我试图通过诗歌连接传统和当下，
让个人经验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
让劳动的价值被重新感知和照见。

捷克诗人、1984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常将体力劳动
与写作并置思考。在《写诗的手》中，他
写道：“这双手曾握过犁，也曾捧起面包
和泥土。如今，它只握着笔，在纸上耕作
另一种麦穗。”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诗
歌被赋予了无法替代的重量。在人工智
能迅猛发展的时代，诗歌之所以仍具顽
强而独特的生命力，正因它深深扎根于
写作者不可复制的生命经验之中。

童年时，外婆常对我说：“只要有一
双手，苦日子也会开花。”她还说：“人的
一生，像手上的茧子，磨厚了，才顶用；也
像腌咸菜，石头压得越重，滋味越香。”外
婆不识字，她的话很朴素，却让我铭记至
今，教会我理解命运与时间，更让我坚信
人生的磨砺，终将转化为内在的滋养。

诗，不仅是写出来的，更是活出来
的。

愿我们都能在永恒的劳作中，听见
花开的声音。

耕作另一种麦穗

■ 孙侃

周末翻阅散文集《远望·回望》，
被那股裹挟着岁月温度的文字力量
深深触动。朱真伟先生这部沉淀二
十载的作品，并非简单的怀旧絮语，
而是以文学为镜，将江南乡村的烟
火人间、消逝的传统手艺与转型时
代的集体记忆熔于一炉，在“远望”
与“回望”的双重凝视中，完成了一
次对旧日时光的美学重构。

此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对“匠
人精神”的深度诠释、对民俗风情
的 细 腻 描 摹 。《擀 开 细 丝 万 千 条》
中 ，燕 姑 婆 做 纱 面 时“ 看 天 行 事 ”
的 从 容 ，对 水 温、盐 量、发 酵 时 间
的 精 准 把 控 ，不 仅 展 现 了 传 统 手
艺 的 精 妙 ，更 诠 释 了“ 艺 ”不 仅 是
技术，更是顺天应变的生活智慧；

《那 年 端 午 那 时 粽》里 ，母 亲 积 攒
箬叶、手工包粽的细节，让物资匮
乏 年 代 的 节 日 仪 式 感 跃 然 纸 上 ，
那 弥 漫 的 粽 香 既 是 味 觉 记 忆 ，更
是 维 系 家 庭 情 感 的 文 化 纽 带 ；而

《又见油纸伞》则将这一传统器物
的 实 用 价 值、工 艺 之 美 与 文 化 寓
意 层 层 铺 展 ，从 鲁 班 妻 子 云 氏 的
传 说 到 戴 望 舒 笔 下 的 雨 巷 意 象 ，
油纸伞成为承载乡愁与诗意的文
化 符 号 。 作 者 笔 下 的 这 些 文 字 ，
平淡质朴，没有刻意煽情，恰恰是
在 这 样 不 疾 不 徐 的 叙 事 节 奏 中 ，
让读者不知不觉感受到了传统生
活中存在的美学质感。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部散文集
的写作，其价值远超表面化叙事怀
旧本身，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元
素的哲学打捞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担
当。朱真伟先生在后记中坦言，写
作源于儿子“能否做叔公、舅公”的

天真提问，这一提问触及了独生子
女时代的亲情伦理变迁与城市化进
程中一些传统的有形无形的消逝。
书中那些逐渐消失的补碗手艺、油
纸伞制作、节气农耕等元素，不仅是
个人记忆的时代载体，更是改革开
放四十多年来国家与民生巨变的缩
影。的确，这样的怀旧并非简单的
历史回归和呈现，而是“对现代性缺
失的价值补偿与美学重构”的积极
探索，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际
温情联结、劳动本真意义的深切呼
唤。

“田园将芜胡不归”，难能可贵
的是，沉湎怀旧之时作者却并未将
乡村理想化。他清醒地认识到传统
乡村的局限性，其怀旧是“借助过
去，以想象另一种未来的可能”。这
种理性思辨让作品避免了感伤主义
的泛滥，多了一份文明转型的诗意
明亮的思考。无论是《瓦书》中以诗
性语言书写的烧瓦匠小姑婆，还是

《闷热天里做先生》中不求回报的民
间医者“老爹”，都在展现情感与人
性之美的同时，暗示着传统价值在
现代社会的弥足珍贵。

掩卷之余，尤为感慨。作为交
往多年的老朋友，朱真伟先生能在
繁忙工作之余，仍有坚守文学初心
的执着。这部作品断断续续写了二
十年，从儿子小学一年级写到博士
毕业，从忙碌工作的间隙，他竟然能
不温不火地煮海为盐，直到终于成
书，这份“敝帚自珍”般的坚持，恰如
他笔下匠人的“斤斤计较”，只为呈
现最好的文字成果。是啊，那些看
似不经意的细节描写，那些饱含温
情的人物性格刻画，其背后展示的
是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与对文字的敬
畏之心。

温情的回望

■ 陆彩荣

书香中国，龙马精神。看书学
习，小则利民、利个人，大则利国、利
世界。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识字断事
的人，都会看书学习。看书学习，是
人进阶、生长、成熟的基础，是民族、
国家、社会成长、壮大、前行的力量
源泉。

书，从远古的崖窟壁画、河图洛
书、甲骨文书、经卷帛书乃至钟鼎刻
符、竹简纪事等等，一路进化而来，
是知识的累积、文明的载体，更是文
脉的赓续。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五千
年 的 文 化 史 ，何 尝 不 是 图 书 进 化
史？何尝不是人与书共生共长、共
建共荣的成长史？

人类都重视看书读书，许多国
家都在提倡全民阅读。1995 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每年的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为全球共同
营造读书的气氛。

其实，读不读书，读多少书，读
什么书，怎么读书，内因还是起决定
作用的。每个读书的人，都会有自
己的主见。社会只要能营造好适当
的环境、气氛，提供必要的社会条
件，建好图书馆、图书角、图书屋、图
书中心之类，筑巢引凤即好。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读书，强调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阅读为本，
强调“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明末
清初著名思想家朱舜水在《答野节
问》中说：“三日不读，口生荆棘；三
日不弹，手生荆棘。”

当前，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
发展战略。自《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民阅读工作
步入了法治化、规范化轨道。这一

《条例》明确提出，要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全民阅读活动，支持全民阅读
设施建设。

这一点，浙江援青者们是深得
三昧的。在持续15年的浙江对口支
援青海海西州工作中，在百业待兴
的万千头绪里，浙江援青指挥部不
忘提倡阅读，不忘营造文化氛围。
他们在遥远的冷湖畔茫崖地区捐建
了一座公益图书馆，首期总值百万
元的图书已经到位。在山高水长、
天高地远的民族地区，种下了一棵
知识之树、生命之树。相信那些饱
含热情、亲情与温情的图书，将不断
滋养当地多民族儿女的性情，打开
他们通往知识世界的智慧窗口，滋
养海西多民族文化共生共荣的幸福
巨树、生命之树。

我始终对对口帮扶工作心生感
佩。那么多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青年
优秀儿女，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辞
家离乡，远赴西北东北等经济社会
欠发展的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扶智扶志，加快发展，一年接一年，
一茬接一茬。与脱贫攻坚一样，他
们创造着中国发展史乃至人类发展
史上的奇迹。这是中国特色的结
晶，更是中国智慧、中国气派、中国
力量的生动体现。

记得在西藏林芝鲁朗小镇，就
建有一座援藏纪念馆。馆内满墙名
单赫赫，满室星光灿烂。尤其是那
些不幸献身的英烈们更是令人肃然
起敬。历史将永远铭记对口支援工
作的丰功伟绩！致敬所有参与过和
将要参与此项工作的援建者们！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创新性地
设立了全民阅读活动周，为在全社
会提倡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
提供了机制性、制度性的保障。这
必将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共同建设书
香中国的热情与定力，为中国梦注
入更多的文化力量。

人勤春来早。早春二月，浙江
援青指挥部联合青海省专家人才联
合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等共同
举办“浙青同心·书香海西”全民阅
读活动，以书为媒，为高原各族群众
带来精神滋养、点亮心灵之灯。

在西宁、在海西州，从文化讲座
到捐书活动，从传统国学讲到现代
文化，从治国理政谈到文化思想，学
用结合、学以致用，内容生动、思想
丰富，各族民众争相参与，民族团结
之花在书香浸润中更加绚丽绽放。
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活动缘起说得好：当钱塘江畔
的书香遇见柴达木的风雪，当江南
温情融入高原星空，这场跨越千里
的书香之约，将为海西各族群众带
来更多精神的滋养、奋进的力量。

“浙青同心·书香海西”全民阅
读活动充分证明，全民阅读不仅是
文化惠民工程，更是促进民族团结、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它
将东部地区的文化资源与西部民族
地区的实际需求精准对接，促进了
文化润心、书香铸魂。

俗 话 说 ，一 切 都 是 最 好 的 安
排。谁能想到，今年我所参与的首
场全民阅读活动是从早春时节，从
遥远的青海，从“浙青同心·书香海
西”开始的呢？

面朝书海，春暖花开。当书香
与花香交织交融，飘荡在中华大地
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看到的将不仅
是一场场阅读活动的蓬勃开展，更
会是一个民族精神底色的不断亮
丽、文化自信的不断彰显。

当书香社区、书香乡村、书香机
关、书香企业、书香校园⋯⋯在神州
大地争相涌现，当善读书、读好书、
多读书日益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同
生活方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的中国梦定会春潮澎湃、花
好月圆！这新时代场景，怎不令人
陶醉？

浙青同心 书香海西

恰逢阅读周恰逢阅读周，，我们刊发的这组稿件我们刊发的这组稿件，，里面有读书里面有读书
的的、、有写书的有写书的，，其实更多讲的还是书和生活其实更多讲的还是书和生活。。正如杨绛正如杨绛
先生曾说先生曾说：“：“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用读书所得去生活。”。”
愿大家在笔墨书香里遇见更棒的自己愿大家在笔墨书香里遇见更棒的自己。。


